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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中的身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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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后现代语境下技术发展的产物，网络直播日益成为人们进 行 社 会 交 往 的 新 平 台，不 同 于 天 涯 论 坛、腾
讯 QQ 等传统网络社交平台，网络直播更加强调实时互动性和身体在场感，凸显出强烈的身体意识。网络直播中的表
情符号不断朝着具象化发展，流行语不断朝着具身化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身体的感知 作用，具象化的表情符号与具身
化的流行语也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身体美学的发展前景以及不断扩大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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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ody Consciousness in Webcasting
XIE 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the live webcasting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new platform for people to eng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online social platforms such as
Tianya Forum, Tencent QQ, etc., live webcasting emphasizes real-time interaction and physical presence, highlighting a
strong body consciousness. The emoticons in the live webcasting are constantly developing towards figuration and the buz-
zwords towards embodiment,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perception of the body. The figurative emoticons and the embodied
buzzwords also have a richer culture connotation, which also confirm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body aesthetics and the
expanding explanatory power from one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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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被媒体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
商业资本大量涌入， 网络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行业规模呈爆发式增长。 第 42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4.25 亿，较
2017 年末微增 294 万，用户使用率为 53.0%。”[1]（P6）
网络直播已成为年轻群体休闲时光里的热门话
题，成为人们网络交往中社交平台的新选择，不
仅拓展了人类的实践活动， 也在某种程度上改
变着人们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 所谓“网络直
播”，是基于互联网信息通讯技术，在手机、电脑
等终端设备上通过网络将现场以视频、语音、图
像、 文字等形式综合呈现出来的信息传播方式
或网络社交平台。它有别于“直播”，传统意义上
的“直播”是指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或电视现场
直播，例如 1983 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春节联
欢晚会进行了现场直播， 而本文将要探讨的是
“网络直播”。
一、身心一体：网络直播中人的存在方式
国 内 网 络 直 播 的 奠 基 者 是 欢 聚 时 代 在
2008 年推出的 YY 语音。 这款即时通讯软件最
早服务于玩家在网 络游戏中的 联动与沟通，后
来玩家们自发地在语音通讯工具上进行歌唱等
内容表演， 促成了 YY 直播成为国内首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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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内容的视频直播平台。 “网络直播平台按内
容类型可分为游戏直播、 秀场直播、 泛娱乐直
播，以及各个行业、专业领域的相关直播。 ”[2]（P13）
网络直播的发展大致经 历了“秀场直 播”“游戏
直播”“泛娱乐直播”和“垂直领域直播”四个 阶
段。 除此以外，还有最新的 VR 全景直播，但目
前还处于技术探索阶段，尚未普及。
不同于传统的广播电视通过短信平台单向
度的互动，观众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弹幕评论系统与主播以及其他观众保持高度的
实时互动， 甚至可以参与到直播内容的生产当
中， 影响主播对直播内容做出及时的调整与变
化。 这种高度的实时互动性所带来的在场感，会
让观众暂时忘记现实世界， 获得一种沉浸式的
审美体验。 当然，网络直播的发展也离不开互联
网信息技术的进步、 电子竞技等娱乐产业的发
展以及资本的大量涌入所带来的助推作用。 此
外， 网络直播也契合了后现代语境下的话语狂
欢。 传统的电视直播大多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
下 的 宏 大 叙 事，例 如“两 会”等 重 大 政 治 活 动、
“春晚”等大型文艺晚 会等；而诞生 于后现代语
境 的 网 络 直 播 则 明 显 带 有 解 构 宏 大 叙 事 的 意
图，将话语重心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符号化的信息存储库，
实际也就决定了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在本
质上就是一种符号化的互动， 数字在某种意义
上决定了人们的存在方式和交往方式。 ”[3]（P67）受
鲍德里亚“仿像”理论的影 响，有学者认 为在网
络交往中没有“身体”也没有“心灵”，只有符 号
的存在。 在网络直播中看到的画面是经过计算
机采样、量化与编码处理后呈现出来的，包括视
频、文字、声音、表情等都是符号的存在，人也是
以 符 号 化 的 形 式 存 在 于 网 络 直 播 中 并 展 开 交
往。 “某人一旦进入互联网，就意味着他被消散
于整个世界， 而一当他被消散于互联网的社会
性空间， 就无异于说他不可能继续葆有其中心
性的、理性的、自主的和傍依着确定自我的主体
性。”[4]（P254）还有学者认为，在网络交往中没有“身
体”，只有“心灵”的存在。 网络交往中个体的精
神被上载到网络后， 如同幽灵一般弥散于赛博
空间的各个角落。 实际上，与之相似的观点早已
存在：阅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作者进行一场思
想的交融与碰撞。 因为作者的隐退 （身体不在
场）， 很 多人误以为 阅读仅仅是 一种心灵 的 交
往，忽视了“身体”的存在与参与。
当然，出现这种观点也是有原因的。 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灵魂高于身体，身体始
终处于被压抑、忽视的状态，形成了“扬心抑身”
的理论基调。 受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
形成了身心二元论的观点，加之作者的隐退（即
身体不在场）的诱导，误以为无需依赖“看”“听”
这些身体感性活动， 仅仅依靠理性判断就能把
握作者的意思。 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互联网时
代，许多学者认为在网络交往中，仅仅是一种心
灵的沟通或思想的碰撞。 个体进入网络世界，只
需 要 把 自 己 的 思 想 上 载 到 网 络 就 可 以 畅 游 无
阻，任凭精神弥散于互联网这个赛博空间中。
在网络直播中， 直播画面的确是以一种图
像符号的形式呈现在屏幕上， 而观看者也是以
符号化的网名形式出场，包括视频、文字、声音、
表情等都是符号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在进入直播间以后，就完全沦为一个没有生命、
没有意识、没有主体性的数字符号。 我们之所以
会忽视身体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主客二
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 误以为我们的意识如
同一位工匠可以操控我们的身体， 把身体当作
一种可靠的器具，对于使用者（即操控身体的意
识）而言很少会去关注它（身体）。 事实上，身体
与心灵是无法分割的， 我们的意识与身体始终
联系在一起， 灵与肉交织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 表面看来， 直播画面是由数字编码处理而
成，直播间的观众也呈现为一个个文字符号，包
括直播间的声音、文字、图 像、表情等都 以符号
的形式存在。 网络空间作为一个虚拟空间，区别
于我们的现实世界， 物理身体只能存在于现实
世界之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入网络空间以后，
人的身心就开始分离，变成冰冷的符号的存在。
实际上，符号仅仅是人的存在方式的一种表征，
其背后所蕴含 的依然是“身 心一体”，或 称之为
“社会身体”，带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 “布迪
厄认为身 体的惯习是 在特定场域 中形成的，身
体是一种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 吉登斯认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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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一个‘行动系统’和‘实 践模式’，是维 持连
贯的自我认 同的基本途 径。 ” [5]（P28）在网络直 播
中，尽 管 一 切 都 是 以 符 号 的 形 式 呈 现 ，但 是 每
一句话、 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独特
的“社 会 身 体”，人 们 的 一 举 一 动、一 言 一 行 都
带着各自深刻的文化烙印， 网络直播发展的第
四 个 阶 段——“垂 直 领 域 直 播”之 所 以 能 够 得
以实现，实际上正是“社会身体”主导下的 专业
区分。
“赛博公民将主体性原则进行深化与重构的
同时, 不仅跨越了长期以来被西方逻各斯中心
主义传统所建构起来的主体与客体、 主体与技
术、主 体 与 他 者 之 间 的 鸿 沟 ,而 且 消 解 了 语 言、
文字、 霸权乃至图像和大众文化对主体的规训
和压抑。 ”[6]（P101）基于“人在网络交往中只是符号
的存在”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现实社会中充满着
各种各样权力意志的监视与规训， 导致我们的
现实肉身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而赛博空间
的出现， 为我们突破这种现实因素的限制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当我们进入网络直播间，屏
幕上就会显 示“某某某进 入了直播间”，而网名
是个可塑性非常强的符号， 全部资料都可以自
由设定，甚至可以重塑一个全新的身份，似乎溢
出了现实世界的限制与束缚， 仿佛戴着面具进
入一个话语狂欢派对。 表面看起来确实如此，而
实 际 上 这 不 过 是 技 术 发 展 所 营 造 的 自 由 的 假
象，权力意志依然无处不在。 2017 年的春节期
间， 作为游戏直播领域领跑者的斗鱼平台推出
了一个全新的玩法——“贵族模式”。 所谓“贵族
模式”，就是用户每个月花费不同的金额购买不
同等级的会员，从“骑士”到“皇帝”，不同头衔的
贵族所获得的特权条数也各不相同。 在现实社
会中是看得见的国家机 器，比如警察、法院、监
狱等；而在网络直播的世界中，权力与意志变得
更加隐秘，也许一不小心就会被主播禁止发言，
或被网站后台管理员直接封禁账号， 它更像是
现实世界权力意志的延伸。
二、具象化：网络直播中的表情符号
在网络直播中， 人不是以符号的形式游走
于赛博空间，而是以“社会身体”的形式存在，带
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 进入网络直播的个体
无法完全地切断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网络直播
本身也隐含着现实世界权力意志的延伸。 在这
个过程中，“身体” 始终连结着赛博空间与现实
世界，在网络交往中标记着主体自身，并以此为
基点对网络空间的信息做出认知与判断， 彰显
出日益强化的身体意识。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 , 灵魂被赋予了极其重
要的地位, 与之相对的身体则长期处于被压制
的状态。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高贵的,身体则是卑
贱的,身体甚至会干扰、阻碍人们通向理性的道
路。 从柏拉图开始就奠定了身心二元论以及“扬
心抑身”的理论基调，并且在基督教神学中得到
了进一步的强化。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认
为只需凭借“我”内心的理性就可以做出准确的
判断。 直到 19 世纪，身体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
注和重视。梅洛-庞蒂认为：“灵魂和身体的结合
不是由两种外在的东西——一个是客体， 另一
个 是主体——之间的 一 种 随 意 决 定 来 保 证 的。
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每时每刻在存在的运动中实
现。”[7]（P125）意识必须回到它的处境中才能理解这
个世界的万事万物， 人首先是以身体的方式而
不是意识的方式和世界 打交道，是“身 体”首先
“看到”“闻到”“触摸到”了世界，“身体”是世界
的第一个见证者。 “我所理解的‘身体意识’不仅
是心灵对于作为对象的身体的意识， 而且也包
括‘身体化的意 识’：活生生 的身体直接 与世界
接触、在世界之内体验它。 ”[8]（P1）在网络直播中，
只有主播能够实现身体的完全呈现， 而直播间
的观众是通过用户名以符号化的形式“进入”直
播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就变成了冰冷的符
号， 表情的使用以及表情包的出现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观众不在场导致的表达力的消减， 同时
也彰显了日益强化的身体意识。
创 办 于 1999 年 的 天 涯 社 区 开 启 了 中 国 人
的论坛时代，人们将自己符号化处理，变成一个
个用户名，通过平面文字的形式交流思想、传递
信息，在网络上展开交往。 后期出现的百度贴吧
在论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伴随着用户群体
的不断年轻化，开始出现早期网络流行语（例如
“沙发”“打酱油”等）以及绘文字表情。从论坛颜
文字表情到贴吧绘文字表情的发展， 实现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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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到“具象”的跨越。 腾讯 QQ 以及微信的
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腾讯 QQ 不仅
能够通过平面文字进行交流与交往， 还可以通
过视频电话的形式“面对面”地 交流，实现了 从
文字的符号化呈现到身体在场的虚拟呈现的跨
越。 在天涯论坛时代，颜文字表情是由一系列的
中英文标点符号组合而成， 对人的情感表征加
以符码化模拟。 颜文字表情虽然也模仿了人类
的表情轮廓或实物基本形态， 但线条总体上还
比较粗略，理解起来比较抽象，本质上仍然属于
平面符号的范畴。 到了百度贴吧、 早期的腾讯
QQ 阶段，引入了日本的绘文字表情，QQ 小黄脸
系列表情开始出现“面部”身体元素，透 过卡通
的面部表情图像可以直观地想象出对方当下语
境的情感态度。QQ 小黄脸系列表情生动和精致
程度大为提高， 相较于之前的颜文字表情有了
质的飞跃， 并且开始朝着具象化的方向不断发
展， 各种简单的变化就勾勒出极其丰富的面部
表情，传达出丰富的情感意蕴。
进入网络直播时代，传统的颜文字表情、绘
文字表情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表达需求与交往
需要，表情包横空出世并迅速走红，成为青年亚
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天涯论坛的颜文字
表情、 百度贴吧的绘文字表情数量有限且相对
固定， 表情包的出现则预示着进入了一个全民
创作的爆炸时代，人们可以使用热点事件、影视
截图、搞笑动图甚至是个人照片制作成表情包，
配以简单有趣的文字说明， 极大地弥补了文字
表达的不足与匮乏， 也传递出浓厚的草根娱乐
精神，在“斗图”中得到情感的宣泄与释放。 以往
难以用文字准确传达的涵义， 信息的发送者可
以经由身体的感知与表情的选择， 通过表情包
直观地呈现某个具象情境， 使表达者能够精准
地定位自身， 传达出内心微妙的情绪与丰富的
情感意蕴。 不同于传统的颜文字表情、绘文字表
情，表情包在使用、传播的过程中还具有强大的
画外音，不再局限于模式化的喜怒哀乐，还承载
着诸如反讽、 自嘲等更加丰富的意味。 与此同
时， 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借助自己的身体来感
知表情包的微妙涵义， 从而获知对方所要表达
的意思。 在整个编码、发送、接收、解码的过程
中，都需要借助“身体”这一 重要的感知 系统才
能准确而迅速地完成涵义的传达与接收。
三、具身化：网络直播中的流行语
没有脱离身体的意识， 我们的思维活动不
是纯粹的心灵活动， 而是在身体化的感知能力
基础上形成的。 在网络直播中，无论是主播还是
观众，都不是存粹的心灵的主体，而是身体化的
主体， 需要借助身体的感知力来进行认知或审
美， 而具象化表情符号的使用则在很大程度上
承担了这一功能。 网络直播中日益强化的身体
意识不仅表现在具象化的表情符号上， 还表现
在具身化的网络流行语上。
近年来，随着青年亚文化的不断发展，一些
具身化的流行语在网络直播中走红， 日益彰显
出身体意识的强化。 例如在网络直播中经常出
现的“疯狂打 call”，如果仅从字面义来理解，就
会误以为是 “疯 狂打电话” 的 意思。 实际上，
“call”在这里不是“打电话”而是“呼喊、喊叫”的
意思， 原意是指演唱会中粉丝身体随着节奏摇
摆、做出各种应援动作来支持自己的偶像。 在网
络直播中， 尽管我们的物理身体无法存在于赛
博空间，但经由现实世界的身体感知经验，我们
也能迅速地定位自身， 将这一具象情景或动作
进行自我内化，经过隐喻投射后理解到“疯狂打
call” 在 网络直 播 中 实 际 上 所 要 传 达 的 是 一 种
“支持、响应”的涵义。 再如“扎心了，老铁”这一
流 行 语 最 早 出 现 在 网 络 直 播 平 台 斗 鱼 “抽 象
TV”，之 后 在 网 络 中 迅 速 发 酵、传 播，甚 至 成 为
年轻人在网络交往中的口头禅。 “扎心”一词原
指可恨、痛心之意，而“老铁”一词是东北方言中
对哥们的别称，“扎心”与“老铁”二词的 组合产
生了更为丰富的意味。 在网络交往中，后现代语
境消解了“扎心”原本浓厚 的愁苦情结，增加了
几分自嘲的意味。 借由扎心脏的画面联想以及
内心苦痛的身体经验，“扎心”所携带的“内心受
到极大的创伤与刺激”语义得以顺利传达，迅速
完成主体的自我定位， 在身体经验的感召下完
成意义的解码与消化。 “身体美学的身体意识在
肉体与灵魂、自我与他物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
自 我 具 有 共 生 性 特 征， 而 不 局 限 于 单 独 的 个
体。 ”[9]（P15）“扎心”与“老铁”的结合，凸显出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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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抱怨的意味，拉近了双方的距离，达到彼此的
共鸣。 在身体意识的指引下，运用身体感知力，
调动身体经验来获得世界的本真性认识。
福柯曾提出以吸毒、 同性恋的方式来摆脱
身体的被动状态， 舒斯特曼认为这种强度的刺
激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还有可能导致身体感知
敏感性的钝化。 而在网络直播中，尽管我们的物
理身体无法存在于赛博空间， 但在交往过程中
依然保持着“身心一体”的状态，各自的“社会身
体”带着各自浓厚的文化烙印。 伴随着青年亚文
化的勃兴， 网络直播中的表情符号不断朝着具
象化的方向发展， 流行语不断朝着具身化的方
向发展， 对身体感知的重视凸显出日益强化的
身体意识。
网络直播中身体意识的强化与实践， 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现实生活中强大理性压制下
的一种反抗，是对身体合理欲望的肯定，有助于
恢复“身体”的本体地位，达 到对世界 本真性的
认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直播的确能够缓
解人们的现实压力，但这种缓解是有限度的。 网
络空间并非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存在， 它总是
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还可
能是现实权力意志的拓展与延伸。 在网络交往
中尽管人们都 带着各自的“假面具”，但依 然无
法摆脱各自携带的“社会身体”的深刻烙印。 网
络空间作为大众传媒的新形式， 必然要受到官
方意识形态的管控。 因而，我们不能夸大网络交
往的自由性，也不必对其太过紧张，而应在理性
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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